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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九十年回望与反思

王子舟

摘摇 要摇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走过了九十年历程,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920—1949 年为图书馆学教育的开端

及第一个繁荣期;1950—1977 年为图书馆学教育的第二次繁荣并跌落的阶段;1978—2008 年为图书馆学教育的

第三个繁荣期及其走低与再兴。 在对早期图书馆学学科形成过程以及特点分析的基础上,全面梳理与分析了中

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认为未来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理性发展应将专业注意力转移到“知识冶上来;
对以往丰富的办学层次重新进行定位;继承前贤“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冶的思想,使专业教育逐步形成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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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The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has already gone through nine decades. It has experienced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1920 to 1949 was the beginning and the first prosperity stage鸦 1950 to 1977 was the second prosperity
and decline stage鸦 1978 to 2008 was the third prosperity熏 decline and revival stag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and features of library science熏 this paper fully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The
author thinks that in the future熏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薹knowledge薰熏 redefine its various levels熏
and inherit the predecessors蒺 idea of constructing China蒺s own library science熏 so that the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can have Chinese features. 14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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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图书馆学教育是图书馆职业稳定发展的支

撑,是图书馆学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石。 中国图书

馆学教育有着近九十年的历史,发展过程有起有

伏,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每个阶段约三十年左

右,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也取得了受人瞩目的成就。 为迎接中国图书馆

学教育九十周年的到来,特撰此文以为纪念。

1摇 图书馆学的形成及早期专业特点

1. 1摇 图书馆学科的形成

图书馆学是在图书馆实践中逐步产生的一

门科学。 古代图书馆工作以图书整理为主,长期

的图书整理实践使之慢慢提炼出了一套系统的

知识体系,如我国古代有关图书的版本、校勘、注
释、分类、目录、辑佚、辨伪、编纂等学问,它们被

晚清学者及近代学者笼统称为校雠学或目录学。

西方古代图书馆知识体系也是建立在图书整理

基础上的,也形成了有关图书的版本、校注、收
藏、分类、目录、辑佚、手稿鉴别、编纂等方面的学

问,被西方学者称为图书学(Bibliology)与书志学

(Bibliography,亦称为目录学)。
而真正将图书馆知识体系视为一门独立的

科学应从 1807 年开始。 德国图书馆学家施雷廷

格(M. W. Schrettinger,1772 - 1851)在这一年使

用了“图书馆学冶 (Bibliothek wissenschaft)这个

名称(德语中 wissenschaft 是被当作一个表示系

统知识的一般术语来使用的)。 他后来出版的

两卷本《图书馆学综合性试用教科书》,更是系

统地阐述了图书馆学的内容体系与基本特征。
1886 年,世界第一个图书馆专业培训机构———
格丁根大学图书馆讲座由齐亚茨科(K. Dziatz鄄
ko,1842 - 1903)在德国格丁根大学图书馆开办,
讲授的课程有目录学、抄本史、印刷史、古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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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图书馆经营法等科目。 目录学、抄本史、印
刷史、古文书学是研究图书的传统知识体系,只
有图书馆经营法是新图书馆的发展催生出来的

新内容。 可以看出,格丁根大学图书馆讲座讲

授的图书馆学,基本上还是以图书整理为研究

轴心的,它是以培养有能力辅助科学研究的图

书馆馆员为目标的。 如古文书学(Palaeography)
的主要内容就是解释古代公文、书翰、敕令、特
许状、遗嘱等内涵, 判定其年代、 真伪等[1] 。
1887 年,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 (Melvil Dewey,
1851 - 1931)开办“哥伦比亚学院图书馆经营学

校冶的办学目的也是培养专业的图书馆职业人

才,因此该校所开设课程多以实用技术为主(包
括图书馆经营、目录学、专题讲演、业务指导、学
术讲演等)。

齐亚茨科与杜威的办学改变了以往知识与

技能“师徒相传冶的方式,把图书馆学变成一种职

业教育。 至此,图书馆学不仅以一门独立的科学

姿态面世,而且开始为推动图书馆职业化而进行

了有意识的专业建制活动。 图书馆学学科意识

与专业建制的出现,至少向外界传达了这样一个

信息:图书馆工作是一个专门的职业,具有专门

图书馆学知识的人才能充任此职。 正如杜威在

1883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引述英国

图书馆学家特德(Tedder)的话说:“图书馆员宣

称其职业为一专业的时代业已来临!冶 [2]

1. 2摇 图书馆学专业的早期特点

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主要以经验性、操作

性知识为主,知识深度与理论含量都明显欠缺。
1918 年,以巨款赞助图书馆事业的卡内基基金

会委托图书馆学专家威廉森(Charles C. William鄄
son,1877 - 1965)调查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现状,
三年以后,威廉森提交并公布了名噪一时的调

查报告《图书馆服务之训练》 (1923 年)。 这份

报告批评了当时以职业技能培训作为教学目的

的图书馆学校的通行做法,指出图书馆学校应

致力于专业性训练而非事务性训练,专业性训

练应在四年大学教育基础上进行,而且大学一

年级的专业研究应属一般性及基本性的,二年

级开始专门化的课程研究[2] 。 此后,图书馆学

普遍进入了美国大学课程之中,成为一门新兴

专业并得到快速发展。
从图书馆学知识体系的形成以及图书馆学

专业建立的历史来看,早期图书馆学表现出以

下两个显著特征:
(1)图书馆学属于一门经验科学。 经验学

科不是以假设、公理、逻辑为基础的,而是以实

践、实用为基础的,因此内、外部条件的变化(如
技术进步)对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力;经
验学科的发展更多地借助人的隐性知识,其学

术价值更多的不是以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而
是以实用工具(如各种书目、工具书)形式体现

的;经验学科通常不是回答“为什么冶的问题,而
是回答“怎样做冶的问题。 韦伯说:“一门经验科

学并不能教给某人他应当做什么,而是只能教

给他能够做什么,以及———在具体条件下———
他想要做什么。冶 [3] 按韦伯的意思,“应当冶的问

题只能由人文学科来解决,图书馆学解决的只

是“能够冶和“想要冶的方法与路径上的问题,所
以它自身具有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

(2)图书馆学的职业支撑功能很强。 德国

格丁根大学图书馆讲座与美国哥伦比亚学院图

书馆经营学校早期的职业培训,使得图书馆学

专业在形成之初就具备了很强的职业支撑功

能。 虽然图书馆学后来成为大学一门新兴专

业,但这个功能也没有遭到削弱。 无论发达国

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无
不受益于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的存在。 尤其是当

图书馆职业在收入、权力、声望还没有获得高收

益名签的时候,那些能留在图书馆并以其为献

身事业、终身志业的工作者们,他们大多数有着

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的学习经历。 而当代许多杰

出的图书馆学大家、著名的图书馆事业活动家

往往也来自他们中间。
早期图书馆学的特点,突显出图书馆学专

业注重实用性与职业性的学术传统,这一学术

传统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

用,但是这两种倾向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为专

业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潜在的消极影响。
其一,经验之学使得图书馆学的实用性、工

具性色彩极为浓厚,但也因匮乏原理知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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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而容易致使自身沦入某种职业技术。 20 世

纪 30 年代美国图书馆学“芝加哥学派冶的兴起,
标志着强调图书馆学研究科学化、从各种社会科

学中获取学术资源、注重图书馆与社会的互动关

系的理论图书馆学开始出现。 理论图书馆学的

内容日后逐步形成了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 图

书馆学内容体系也逐步形成了“理论冶与“应用冶
两大板块。 图书馆学原理知识、理论体系的丰富

与完善,促进了图书馆学专业地位的提升以及职

业视野的开阔,但这两个板块也经常出现相互之

间关系的紧张。 当理论过于盛行或与图书馆实

际工作相关度不高,理论研究就会遭致主要来源

于实践层面的“理论无用冶、“理论脱离实践冶的批

评;反之,理论研究也会指责实践层面过于实用

主义而使自己变为浅薄的操作技术。
其二,图书馆学专业职业支撑功能固然有助

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但是许多人忽略了一点,
这就 是 美 国 教 育 家 赫 钦 斯 ( Robert Maynard
Hutchins,1899 - 1977)在 1936 年曾指出的:大学

首先是一个纯粹追求真理的地方,其次才是一个

为今后职业做素养储备的地方。 尽管这两者之

间时有冲突。 由于社会各行各业希望大学为它

们提供合格的、现成的“人才产品冶,后来大学专

业院系的设置重心也不得不受此需求驱动。 众

多专业过于关注毕业生能否在未来职场中顺利

找到职业位置,其结果不仅贬低了大学,也没有

提高专业的地位。 纯粹追求真理与知识的目标

在大学里越来越变得模糊起来[4]。 图书馆学专

业也没有脱离其影响,它对职业的兴趣远远高于

学科理智的兴趣。 其实,一个真正的专业学科,
必须要有理智方面的内容,不仅强调专业训练,
而且更加强调专业理解。 大学图书馆学专业不

仅教授学生“怎样做冶,还应该教授学生“为什么

这样做冶,让学生们从专业积累下来的理智遗产

中,学会对专业论题的反思与论证能力。

2摇 图书馆学教育的开端及第一个繁荣

期(1920—1949 年)

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它在中国的产生

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西方公共图书馆制度的

传入,即新式公共图书馆的纷纷建立急需图书

馆学知识的指导;二是西方图书馆学知识在中

国学术界的迅速传播,即一些美国图书馆学者、
归国留学生在国内宣传先进的图书馆学知识。
中国图书馆学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开始形成

的,其主要标志有三个:淤 1920 年 3 月韦棣华女

士与其学生沈祖荣等仿照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

学校,在武汉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教育

机构“武昌文华图书专科学校 ( Boone Library
School)冶(以下称“文华图专冶),中国从此有了

自己独立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于1921 年前后,
胡庆生、戴志骞、徐燮元、杜定友、洪有丰等接受

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留学生毕业后纷纷回国,
在国内学术界崭露头角,兴起图书馆学宣传、研
究活动;盂1923 年杨昭悊的《图书馆学》一书由

商务印书馆分上下册正式出版,该书内容虽多

取日、美两国成法糅合贯通而成,但已尝试用科

学方法说明图书馆学原理及应用,开中国图书

馆学通论之先河。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

说,我国专门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文华图专冶
的成立,既有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正式起步的标

志意义,也具有现代图书馆学在中国确立的标

志意义。
文华图专成立初期,经费主要依靠自筹,教

员也以外籍为主,课程体系主要仿自美国图书

馆学专业的课程设置。 1928 年后,才逐步建立

起中西结合的课程教学体系,形成了初步具有

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教育。 如文华图专达到或

超过 40 学时的课程主要有:中国目录学、中文参

考书举要、西文参考书举要、中文书籍选读、西
文书籍选读、西文书籍编目学(实习在内)、中文

书籍编目学、西文书籍分类法、中文书籍分类

法、现代史料、图书馆经济学、西文打字法、各种

字体书写法、各种图书馆之研究、实习等[5] 。 此

外,学校还设“特别演讲冶课(1933 年改为百科

性的“群育讨论会冶),专门邀请各科著名学者、
教授为学生演讲学科的进展、提供推荐书目、开
拓学生视野、引导学生阅读。 文华图专注重教

学实习,以自建的开架借阅和基本免费看书的

公共图书馆“文华公书林冶 (Boone Library)为实

习场所,办馆与办学融为一体,学生的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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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很好的培养。 当时国内尚无达到一定水

准的公共图书馆,因此这种办学路径有利于培

养专门的图书馆人才,有利于推动中国图书馆

事业的迅速发展。
20 世纪 20 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第一

个繁荣期,除美国人韦棣华和沈祖荣创办文华

图专之外,国内其他一些高校也积极创办了自

己的图书馆学专业。 1913 年美国图书馆学家克

乃文(Harry Clemens)在金陵大学开设了图书馆

学课程,这是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之始。 1921 年

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增设图书管理科(杜定友为

主任);1925 年上海的国民大学创设了图书馆学

系(杜定友为主任,1926 年停办);1926 年成都

的四川图书馆专科学校成立(穆耀枢主事,不久

也停办);1927 年南京金陵大学建立了图书馆学

系(李小缘为主任,以后停停办办)等[6] 。
此外,这一时期图书馆学短期培训也纷纷

出现。 1920 年 8 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应各省

之请,开办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各地参加者 78
人, 首开中国图书馆学业余教育之先例;1922
年,杜定友在广州开办图书馆管理员养成所,三
周时间培训 52 名学员;1923 年夏,南京东南大

学举办暑期学校图书馆讲习班,第一期听课者

达 80 人之多(以后又连续三年开班);1924 年上

海圣约翰大学图书馆也开办了图书馆讲习会;
河南开封小学校教员讲习会设立了图书馆管理

课程;1926 年华东基督教大学在苏州东吴大学

举办的暑期学校,专设有图书馆学科;1927 年湖

北教育厅在汉口举办了首届图书馆学讲习所;
1928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办暑期图书馆讲习班

等。 这些短期图书馆学专业培训,为解决图书

馆专门人才之需、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作出了

贡献。
进入 20 世纪 30—40 年代,国内的图书馆学

教育进入一个动荡发展时期。 由于战乱的影

响,国内图书馆学教育进入了一个低谷时期,办
学机构减少,条件也越来越恶化。 但少数办学

机构还是努力坚持了下来。 如 1938 年文华图专

为避日寇迁校重庆,1941 年夏遭日军飞机轰炸,
校舍片瓦无存,但师生坚持上课,共克时艰。 此

时期坚持办学的还有:1930 年江苏省立教育学

院民众教育系成立的图书馆组(供学生三年级

分组时选择学习)、1941 年在四川璧山开设的国

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学业四年,三
年级开始学专业课)、1947 年于国立北京大学文

学院附设的图书馆学专修科。 其中北京大学图

书馆学专修科是王重民向北大校长胡适建议并

核准后,专门由美回国创办的,1947 年 9 月开始

招生(当时只招收北大中文系、历史系成绩在 75
分以上的毕业生)。 1949 年北平解放之后,图书

馆学专修科从中文系分离出来独立,王重民先

生任主任。
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事业自诞生之日起,

就一直经受着国内动乱的考验,很多学校都只

有短暂的图书馆学办学经历,有些学校甚至还

没有招收到学生或学生还没毕业就被迫关闭。
在如此恶劣艰苦的环境下,中国的图书馆学教

育事业却培养出了一大批献身图书馆事业的杰

出人才。 以文华图专为例,截至 1953 年文华图

专并入武汉大学之前,有专家估计文华图专在

解放前后的 33 年中培养了专科、讲习班等各类

毕业生约有 380 人到 400 人左右[7] 。 他们其中

不乏著名图书馆学家,如汪长炳(南京图书馆馆

长)、李芳馥(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家杰(中科院

图书馆副馆长)、桂质柏(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
以及后来去台湾的蓝乾章、沈宝环(沈祖荣之

子)、严文郁等。 还有一些毕业生在国外图书馆

就职,如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创始人和馆

长裘开明(1921 年毕业,后发明燕京图书馆汉和

分类法)、房兆楹(1930 年毕业,在哥伦比亚大学

执教)、童世纲(1933 年毕业,普林斯顿大学东亚

图书馆馆长及美国亚洲研究委员会东亚图书馆

分会主席)等,他们在海外期间取得了巨大成

就,获得了许多荣誉和奖励。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为我国图书

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此时

期图书馆学教育模式基本是美国的翻版,即在

专业内容设置上主要以图书馆实用技术为主,
重视图书馆实习,在学生培养方式上强调学中

做、做中学。 这样的专业教育范式,优点是培养

出来的学生与图书馆实际工作可以 “无缝链

接冶,学以致用的成本低、效率高;缺点是培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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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学生人文素养、科学基础比较薄弱,他们能

胜任一般的图书馆业务工作需要,然而,对于一

些学术图书馆来说,某些专深的知识信息工作

甚至相应的学术研究却难以承担。 一个典型的

例子就是抗战前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图书馆缺乏馆员时,不断有人向研究所负责人

傅斯年推荐图书馆专科学校的毕业生,结果都

被他婉拒了淤。
此外,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中国化冶虽然

有了一些进展,但还是仅仅在课程安排上增加

了中文书籍的编目、分类、参考,以及传统目录

学的一些内容。 在图书馆学专业的培养目标、
课程体系、教材编写、学术研究等诸方面,还鲜

有系统地、有机地、深入地探索与建树。 早在

1921 年,杜定友先生于菲律宾大学撰写图书馆

学学士论文 Chinese Books and Libraries 时就曾经

提到:“没有一所外国图书馆学校能够养成完善

的图书馆学者,以应中国图书馆用的。冶 [8] 1925
年 6 月 2 日,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仪式

上发表演讲,专门提出了“建设中国的图书馆

学冶的命题。 他说学问无国界,中国诚不能有所

立异,但中国的书籍、读者有自己的历史与特

点,文化、国情与欧美不同,因此发展图书馆学

要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9] 。 这些早期受欧风美

雨沐浴的中国图书馆学者的自觉意识,就像一

粒粒珍贵的种子,如果有充分滋养的环境与条

件,这些理性的种子日后就会顺利发芽、开花和

结果。 可是,日本侵华战争就象一场自然灾害,
延缓了它们的生长,而后来三十年中的政治风

暴,又把这种可能性给堵死了。

3摇 图书馆学教育的第二个繁荣期及其

跌落(1950—1977 年)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战乱纷扰,到 1949 年新

中国成立之时,全国仅有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

学专科学校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这两个

培养图书馆专业人才的机构存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随着国内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风潮,这两

个图书馆学专业机构有所调整并升格。 1953 年

文华图专并入武汉大学,成为武汉大学图书馆

学专修科。 1954 年与 1955 年,北京大学图书馆

学专修科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学制由二

年制改为三年制;1956 年,两所学校学制又从三

年制改为四年制,并成立了图书馆学系。 1964
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开始招收研究生。 20 世

纪 50 年代其它国内高校创办图书馆学专业的还

很少,1951 年西南师范学院设立了图书馆学博

物馆学专修科(1954 年停办),1958 年中国科技

大学科技情报学系设立了图书馆学专修科,东
北师范大学和河北文化艺术干部学校也设立了

图书馆学专修科,但是这些专业大多没多久就

停办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与和 60 年代,国内图书馆

事业发展很快,积压图书数量也很大,各馆急需

专业人才。 因此,除了北大、武大两所大学的正

规本科教育之外,各种图书馆学的成人继续教

育与短期培训也掀起了一个浪潮。 1951 年和

1954 年文化部分别在沈阳和北京开办了图书馆

学的短期培训班;1956 年北大、武大分别开办了

函授图书馆学专修科教育,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开办了图书馆干部训练班;1957 年文化部等 6
个单位在南京联合举办全国省市图书馆人员进

修班,同年教育部也在北京举办了高等学校图

书馆员进修班;1958 年北京市成立图书馆干部

进修学校,文化部也成立了文化学院图书馆学

研究班。 可以看出,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

国内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个高

潮,但遗憾的是,这个高潮也展示出了一些发展

中的扭曲,即专业教育政治挂帅、意识形态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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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使得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误入歧途。 许多

教材不仅充斥了伪科学的内容 (如强调阶级

性),而且不乏因政治需要而速成者(如“大跃

进冶中《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仅两个月就编

写出来)。 专业内容要“厚今薄古冶,专业教育讲

“互教互学冶,专业培养倡“又红又专冶,完全脱离

了研究与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 而且,这样一

个病态的发展趋势没过多久还被急风暴雨式的

文化大革命给打断了。
1966 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北京大学、武

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停课,教师受到批判,图书、
设备遭到损失。 1969 年,专业教师被下放农村

劳动,图书馆学系陷入彻底停顿状态。 1972 年,
两个学校的图书馆学专业恢复办学,仅招收两

年制的工农兵学员,到 1976 年有 5 批学员顺利

毕业。 图书馆学专业的正常招生与教学,直到

1977 年全国高考制度恢复才得以重新开始。
从 1949 年到 1978 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

两个图书馆学系共培养大学本科毕业生约 2000
人,其他如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学博物馆学专

修科、北京文化学院图书馆研究班、吉林师范大

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中国科技大学情报科学系

图书馆学专修班等,也有毕业生 200 余人,全国

各校举办的函授班中,毕业和肄业的图书馆在

职人员约 1250 人,三项总计约 3500 余人[10] 。
这些毕业生充实了图书馆职业队伍,他们中的

多数还成长为国内省市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

馆、专业研究图书馆的馆长,为我国图书馆事业

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从整体过程来看,此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的

规模不大,发展缓慢。 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政治

的干涉,专业教育导向出现了偏差,尤其是社会

动荡致使办学突然“断裂冶,致使图书馆学专业

教育失去了应有的连续性。 专业教育突然“断
裂冶所带来的后果,不仅在当时产生影响,而且

对后来的历史也有长远的负面影响。 首先,改
革开放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的重新振兴,必须先

恢复到原点,而不是从一个历史能给定的更高

的起点出发;其次,回归原点、接续过去时,学术

资源的断裂也为能否理解与继承前贤积累下来

的学科发展的良好意识增加了不确定性。 还

有,文革结束,当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开始恢复

时,它已经落后于西方图书馆学,并且有了十多

年的时差,这个差距也许要几代图书馆学者的

努力拼搏才能赶上。

4摇 图书馆学教育的第三个繁荣期及其

走低与再兴(1978—2008 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经历

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发展时期,其中 20 世纪 80 年

代前期为恢复发展期,80 年代中后期为鼎盛繁

荣期,90 年代为变革调整期,新世纪以来为振兴

复升期。
1977 年随着高考的恢复,北京大学和武汉

大学重新开始了图书馆学专业的招生,这标志

着新时期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重新启动。 1978
年以后,国民经济的复苏、社会各项事业的发

展,图书馆事业也开始对专业人员有了大量的

需求。 国内诸多高校纷纷开办图书馆学专业,
如 1978 年山西大学、湖南大学、复旦大学分校、
北京大学分校设立了图书馆学系,1979 年华东

师范大学、安徽大学、南开大学分校成立了图书

馆学系。 从 1980 年到 1990 年十年间,国内图书

馆学专业设置的数量从 2 个增加到 52 个,分布

在综合性大学、师范大学、医科大学、工科院校

以及农业院校。 虽然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90 年代初期,有些院校的图书馆学专业经过调

整撤销,但国内图书馆学专业的整体规模还保

持在 20 多个。
伴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办学层次也丰富

起来。 首先,在正规学历教育中出现了中等学

历教育,如 1983 年长沙的湖南图书情报学校首

开中等专科教育,其后北京海淀中学图书情报

班、上海市图书馆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天津市图

书馆中专班等诸多中等专科班相继开办,多时

达 20 余所。 其次,在高等教育领域图书馆学专

业也建立起不同的培养层次。 1981 年 11 月北

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同时获得了图书馆学硕士学

位授予权;1991 年北京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

图书馆学博士学位授予点,1993 年武汉大学和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获得了图书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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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权;2000 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北京大

学和武汉大学为“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冶一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
经过 20 多年的平稳发展,到 2003 年底,我

国共有 35 个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图书馆学

教育,其中有 25 个本科专业、21 个硕士授权单

位、6 个博士授权单位、2 个博士后流动站,已经

形成了一个具有本科、硕士、博士与博士后流动

站层次齐备的图书馆学教育体系[11] 。 此后数

年,学科发展速度依然没有减缓。 到 2006 年底,
我国图书馆学本科教育点从 25 个增长到 28 个,
硕士学位授权单位从 21 个增长到 40 个,博士学

位授权单位从 6 个增长到 9 个,获得一级学科博

士点授予权的有 5 个机构[12] 。 截至 2008 年底,
据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的最新调查,中国大陆

共有 50 所高等院校和机构开设图书馆学专业教

育,其中有 29 个本科专业、42 个硕士授权单位、
8 个博士授权单位、5 个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

学博士后流动站,图书馆学专业在校学生 5000
人左右。

图书馆学办学层次的丰富还表现为成人教

育(又称继续教育)、各种培训教育事业的繁荣。
成人教育主要有函授、电大、自学考试三种类

型。 函授教育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1980 年北

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又重新恢复招生,
有 2 至 3 年的大专和专本连读 5 年的本科两种

学制。 1980 年至 1985 年是我国图书馆学函授

教育发展高峰期,仅北京大学招收函授生就有

2252 人,武汉大学招收函授生有 1282 人。 图书

馆学电大教育也兴于 20 世纪 80 年代,1985 年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面向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

招收了 2 万余名图书馆学大专生,学制 2 年,有
1. 2 万学员毕业[10] 。 进入新世纪以来,北京大

学、武汉大学还在多个省区连续数年面向社会

举办了图书馆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员遍及

全国各地。
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年的图书馆学教育,除

了办学规模扩大、层次丰富以外,其良性发展的

特点还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初步形成了较为合理的教学内容体系

与教材系列。 在教学内容上加强了图书馆学基

础理论、基本技能与方法的教学与训练;同时,
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增开

情报学、管理科学、图书馆自动化、缩微与声像

处理技术等方面的课程,在 90 年代后期又增加

了计算机基础、程序设计语言、数字图书馆、网
络信息检索、传播学原理、文献计量学、情报分

析与预测等课程。 1992 年,首届图书馆学专业

系主任联席会议确定了图书馆学基础、中国图

书与图书馆史、目录学、文献资源建设、文献分

类与主题法、文献编目、读者研究、社科文献检

索、科技文献检索、图书馆管理、文献管理自动

化、图书馆现代技术等 12 门核心课程。 这些课

程几乎都有新编教材问世,使得图书馆学专业

核心知识保持了基本稳定的态势。
(2)图书馆学逐步与其相关学科形成“团

簇冶(cluster),共同发展壮大。 图书馆学在人文

社会科学中属于小学科,经常处于边缘的地

位。 为了增加自身的社会公认度与生长度,图
书馆学积极寻求与自己有同族关系的学科形

成团簇,如与情报学、档案学、出版学同组一个

学科平台。 1984 年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

成立,以及后来部分大学图书馆学系分设的情

报学、档案学、出版学等专业,都表现出了较好

的生机。 图书馆、情报、档案、出版等工作,共
同担负着知识信息的保存、传播和利用的使

命,在文化传承与文明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根据这些学科的相同点将它们组合起

来发展,不仅有利于图书馆学也有利于其相关

学科的发展。 1992 年公布的国家标准《学科分

类与代码》将“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冶列为一

级学科;1997 年国家研究生专业目录将“图书

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冶作为一级学科独立归属

“管理学冶门类,下设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

三个二级学科,可以看出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

得到了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图书

馆学教育受中国社会现实的作用与学科赶超意

识的影响表现出了两种趋向:一是在专业发展

遭遇不景气时采取了突围之举;二是不断追踪

国外专业发展水平尽快实现赶超。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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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社会工具理性蔓延,图书馆事业发展

步履维艰,高等学校图书馆学专业出现了招生

难的局面,图书馆学教育一度遭遇到了发展困

境。 为了摆脱危机,图书馆学教育界采取了一

系列的改革措施:院系更名(或与其他院系合

并)、拓宽教学目标、调整专业目录、更新教学方

案、重置教学课程,这种突围式的改革基本“闯
关冶成功,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有些课程改革

甚至伤及本学科的传统核心,导致图书馆学专

业知识增长速度减缓甚至落后于图书馆实践的

发展。 例如,原有的图书情报学院系改称信息

管理院(系)后,图书馆学仅作为一个专业厕身

其中。 其课程体系为了与“信息管理冶相吻合,
许多课程名称加上了“信息冶二字(或用“信息冶
取代课名中的“文献冶),此外,专业课程内容驳

杂,除了图书馆学原有内容,还包括数学、经济

学、管理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知识产权等多

门学科知识,本科学生数年学习下来,竟很难说

清自己的专业特色是什么。
而为了与国外本学科发展接轨,美国图书

情报学教育的任何一种新动向都受到国内学术

界的高度重视。 如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图书馆

学院系多更名为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我们国内图书馆学系在 20 世纪 80 年代

也多更名为“图书情报学系(院)冶,并加大情报

学课程或建立情报学专业。 2003 年美国一些著

名的图书馆学情报学院发起了“信息学院运动冶
( Information Schools movement,简称 iSchool 运

动),它们将 “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冶更名为“ School of Information冶 或“Col鄄
lege of Information冶。 新的信息学院致力于以信

息、技术和人的关系为中心的研究与实践,注重

与信息有关的跨学科整合发展。 这一动向引起

我国 图 书 馆 学、 情 报 学 界 的 高 度 关 注。 但

“Library冶一词正式离开了这些学院的名称,表
现出去图书馆学的专业发展趋势,图书馆界感

到 iSchool 运动与图书馆实践(职业)的关系更

淡化了。 在此情况下,我们是跟随其后,还是根

据国情以及未来专业发展趋势做出与之不同的

调整,这将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5摇 未来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理性前瞻

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文化事业单位改革

的推进、社会公平与和谐理念的传播,尤其是各

地图书馆事业发展态势的回升,国内图书馆学

教育开始进入了一个理性振兴的发展阶段。 但

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发展

思路上还存在诸多混乱的认识。 例如,前几年

在本科生源不足的情况下,有学者呼吁图书馆

学专业应停招本科生,把专业培养的重心转移

到研究生;近两年有人认为图书馆精神、核心价

值观的缺乏是导致图书馆事业发展滞后的原因

之一,所以力倡建立面向职业的图书馆学教学

体系等。 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些“药方冶
的副作用大于正作用。

看待专业的发展要有历史的视角、国情的

把握与学理的洞察,缺乏其中任何一种因素都

会使我们的判断产生失误。 如把专业培养重心

转移到研究生上,这似乎可以规避本科生源不

足问题,集中教学资源致力高端培养,与欧美图

书馆员准入制度接轨从而提升图书馆员的地

位。 但是,我国图书馆(尤其基层公共图书馆)
待遇偏低、基层图书馆迫切需要专业人才、图书

馆学专业毕业生较其他专业毕业生职业稳定性

强、没有本科生会导致研究生生源萎缩等因素,
致使我们不能取消本科教育。 至于构建面向职

业的图书馆学教学体系,弊端更大。 因为,职业

理念的培养来源于专业教育与职业实践两方

面,我们不可能在专业教育一端解决这个问题;
以职业理念来充任学科理论基础,有以职业规

训替代学科原理、使学科理论基础浅薄化的危

险;构建面向职业的本科图书馆学教学体系,容
易变相走回某种职业技术的老路上去。

随着我国公共文化事业以及图书馆事业的

发展速度加快,基层图书馆高素质专业人员会

逐步出现紧缺。 鉴于此,一些地方高等院校开

始增设信息管理专业(含图书馆学),这些举措

有其合理性。 从某种视角来看,图书馆学教育

也属于图书馆事业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图书馆

学教育有着自身的独立性,一方面它的发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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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事业整体发展需求密切相关,另一方面

图书馆事业量与质的提高,也必须依靠图书馆

学教育的发展。 所以,单纯根据事业发展需要

而走扩大办学规模、提高教学单位数量的专业

发展道路会有所偏差。 应该看到,影响未来图

书馆学专业教育发展建设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

方面:淤知识信息超载问题的严重性;于社会信

息化进程的速度;盂信息技术与信息产品的普

及状况;榆我国图书馆学创新能力及发达国家

图书馆学教育的调整方向;虞我国图书馆事业

的发展规模与水平;愚社会阅读风尚与终身学

习行为的扩张程度。 这些因素构成了图书馆学

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的内外部动因。
由于图书馆以及其它文献信息机构在未来

知识社会“知识加油站冶的作用会逐步凸显,因
此,走内涵提升的发展道路,逐步形成“中国的

图书馆学教育冶是我们的理性选择。 在未来一

二十年中,应该在专业教育方面做出以下积极

调整:
其一,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以及分工自然

整合与分化的态势,各种信息的生成、传播、利
用的职场会经过重新洗牌而逐步出现明晰的职

业界线,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应逐步放弃面向信

息的“宏大视野冶,将专业注意力转移到“知识冶
上来。 因为这是千百年来图书馆工作的场域以

及未来可以继续发挥专业优势的所在。 图书馆

学包打不了“信息冶的天下,图书馆学应该与自

己的同族学科(情报学、档案学等)、相关学科

(信息技术、管理学等)有所联系也有所区别,逐
步发展属于自身优势的学科特长。 如对文献等

知识文本的形式与内容的研究,对图书馆等知

识集合的组织方法的研究,对读者等知识受众

的阅读与服务的研究。
其二,对以往丰富的办学层次重新进行定

位。 本科教育应该注重学生“通识 + 专业核心

知识冶的培养,硕士研究生教育应该注重专业研

究能力的培养,博士研究生应该注重专业创新

能力的培养。 例如在本科阶段,图书馆学专业

可以按照 6:4 的比例来安排通识与专业课程,通
识课程主要由文史哲、经典文献选读、外语、数
学、计算机技术等组成,激发与培养学生人文、

科学、技术方面的好奇心、敏感力,使其具有独

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专业课程主要向学生传

授图书馆学中核心的知识、方法(如图书馆学原

理、知识描述、知识组织、知识检索与利用、数字

图书馆、目录学、古籍整理等)。 这样培养出来

的学生不仅了解了图书馆职业所需的工作方

法、技能,树立起初步的职业理念,同时也将有

较强的反思能力、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对本专

业的理论问题有深刻的理解。
其三,继承前贤“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冶的

思想,使专业教育逐步形成中国特色。 我们正

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知识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受新知识信息环境的影响,未来优秀的图书馆

员的职业功能是“为不确定的知识与不确定的

读者(或者反之)建立起确定关系冶 [13] ,因此,他
们不仅要有良好的交流能力,还要有较高的知

识组织、知识鉴赏、知识咨询的能力。 而要实现

这一点,图书馆学教育除了教授学生知识组织

课程外,还要着力培养学生具备有关知识文本

与知识受众的知识,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要理

解读物与读者这两个图书馆的要素。 由于中文

文献与中国读者都有自己的特点,基于网络的

数字图书馆建设、读者在线阅读及移动终端的

普及也不同于他国,因而在专业教育中如何根

据本国的特点在新信息环境下来扩展、深化读

物与读者两个元素的研究与教学,这就可能关

乎我们能否形成自己的专业特色。
我们希望中国的图书馆学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所以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也曾大量借

鉴了美国的经验。 但今后如何“一方参酌欧美

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

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冶 (刘国钧

语) [14] ,这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换

言之,适合中国国情并能体现创新特点的中国

图书馆学教育还没有真正形成,仍需我们努力

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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